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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越剧人生
王文娟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 ! ! ! ! ! ! !"从此表姐就成了我的老师

开场锣鼓响了，后台有扇小窗正对着舞
台，我便站在那里看表姐她们演出。第一次
在上海看戏，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新鲜的，
演员们的服装特别鲜艳，连舞台上的灯光都
显得特别明亮，不像我们村里演戏时，台上只
点一盏“美孚灯”（注：有玻璃罩的煤气灯!由

美国美孚公司生产!故称"美孚灯#）。当晚演
出的剧目是传统戏《二度梅》，当我看到梅良
玉因全家被陷害，化名逃脱卖身为奴，在陈府
打扫花园时，想到自己只身来到上海学艺，不
禁触景生情，黯然神伤。演到陈杏元塞外和
亲，在重台和梅良玉生离死别时，又想起离家
时与母亲弟妹分别的情景，忍不住落了泪。

夜戏演完，大家随便吃了点菜泡饭当夜
宵，简单梳洗后准备睡觉。那时候没有宿舍，
大家就睡在剧场里，剧场的坐椅是长排的木
椅子，我们搬开椅子，把地上的瓜壳果皮打扫
干净，铺上席子就当床铺了。表姐和姚水娟
等主要演员，有自备的行军床。我躺在地上
胡思乱想：“上海怎么会没有床睡的？”在上
海的第一个晚上，或许是太累了，我也来不及
多想，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几天后，我买了一对香烛，表姐在后台的

唐明皇像前点燃（过去梨园行尊唐明皇为祖
师爷），让我拜过唐明皇，便算是入了行。接
着我向表姐行拜师礼，从此表姐就成了我的
老师，她也是我唯一正式拜过师的老师。随
后，表姐把我正式引见给戏班成员：“从今天
起，我的表妹就在这里学戏了，请大家多多照
应。”我胆怯地逐一叫了声某某大姐，就躲在
表姐身后，大姐们客气地称赞了几句。从那
一刻起，我就此安身立命吃上了这碗“戏饭”，
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身。”我

的老师竺素娥经常说，文戏要武唱，只有把武
功基础打扎实了，才能真正把戏演好。当时，
剧团里有一位武功师傅教我们学员练习基本
功，他叫“招全”，我们都叫他“招全师傅”。早

年我老师随群英舞台在宁波演
出的时候，就遇见了这位招全
师傅，他原是京剧演员出身，戏
路广，武功好，他进戏班后，我
老师受其教益不少，《投军别
窑》便是他教的，这出戏后来成
为我老师的拿手剧目之一。

招全师傅训练我们学员十分严格，腰腿、
台步、拿顶、搁腿、鹞子翻身、抢背、刀枪剑戟
都要练。说起练功还有一件趣事，刚开始教虎
跳的时候，我暗自高兴，心想：这个我会呀，以
前在稻田里常练的，这下一定能“露一手”。我
就一鼓作气翻了起来，招全师傅措手不及忙
过来扶我，说：“你的虎跳怎么是反的呀？”我
愣住了，还是只能跟着师傅老老实实从头学
起。要从错误的动作纠正过来，还真是比一张
白纸更难。
我们这群学员约有七八个，小孩子早晨

贪睡，每天招全师傅就会用一根小竹竿在我
们的被子上敲打，督促我们起来练功。练拿顶
的时候，我双手撑在地上，招全师傅用手反拉
住两只脚，嘴里数着数字：“一、二、三、四
……”每天还要加，今天数到十，明天就是十
一，每次数到后来，我的小手就开始发抖，可
招全师傅还是不放，我只能咬咬牙鼓励自己
一定要坚持。眼看我越抖越厉害快坚持不住
了，招全师傅这才松手。他还教我们练习从几
张桌子上翻下来，到我学会从一张半桌子上
翻下来时，招全师傅因事离开了剧团，我能有
后来的那点武功，还要感谢这位师傅当年打
下的底子。
招全师傅走后，我在练功上依然不敢有

丝毫的懈怠，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
争气，把戏学好。同伴小姐妹外出游玩时，我
常独自留在后台琢磨剧情唱词，戏散场后，别
人忙着卸妆，我却带妆上台走台步、练甩发、
跪行。因为我小小年纪沉默寡言，一心学戏很
少玩乐，被同伴们戏称为“小老太婆”。但是，
我的努力和刻苦，老师们都看在眼里，她们也
总是对我勉励有加。姚水娟大姐说：“彩娟妹
妹这么用功，将来一定会出山的！”王杏花大
姐也常夸奖我：“小妹妹蛮聪明，戏学得快，会
出山咯。”
与家乡传统科班那种“年年难唱年年唱，

处处无家处处家”的“跑码头”生涯相比，剧团
的学员生活自然是平静安稳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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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掉进了滚滚的江水之中

黑衣女人抬头看我的时候，面部扭曲
了。她走到我面前，用透着阴沉恐怖的声调
对我说道：“原来是你这个臭三八害的，走着
瞧，总有一天，我要你去死。”

我冷冷对她笑了一声说道：“别搞错了，
干你们这行的人心里都明白，没有人害你
们，从一开始你们就知道自己干的是
害人害己的事。为了暴利，你们可以
不惜一切代价。难道不是吗？”停顿了
一下，我走到她面前小声地说了一
句：“你看我像怕死的人吗？”

听了我的话，她的脸色变了，苍白
得没有了一丝血色。她看了我一眼，目
光中夹杂着恶毒和仇恨。随后，垂下头
不再吭声。“小王、小李，把她俩带到你
们的车上，紧跟我和钟语琳的车。”刘
声涛边吩咐着边押着白衣男子过来。
只见白衣男子恶狠狠地瞪了黑衣女子
一眼，十分沮丧而又无奈地爬上了我
的车。我启动警车，沿着枝繁叶茂的盘
山公路行驶着，很快便驶到了山脚下。
这时，一条通往金三角美丽的澜沧江，
宛若镶嵌着绿色翡翠的彩带出现在我
眼前。那碧绿的江水沿着两山之间的
峡谷汹涌澎湃滚滚西去。

当我驾驶车向西驶去时，挂在半山腰向
西滑落的太阳，将大半个天边染成了血红
色。看一眼身边沉着、冷静的刘声涛，我在
想，要不是执行任务，我们一定会停下车尽
情地享受一下大自然赐予的美景。可是现在
不行，现在我俩正在执行任务，正在押送身
后这个罪恶累累的大毒贩。一想到此，我的
心立马回到现实中。这是一条 !"多公里沿
着江边盘旋的路。由于路窄坡陡，我不得不
放慢了车速。转眼工夫，一片乌黑的浓云在
不提防间，将大半个太阳包裹了起来。刚才
那还泛着血红色的彩云，瞬间便被染成了墨
黑色。天空瞬间黑暗了下来。接着，雷声滚
滚，乌云笼罩了整个天空。“要下雨了，语琳，
加快速度。”刘声涛小声地对我说道。
我开始提速。“停车，我要小便。”坐在后

排的白衣男子大声叫着。“忍一会儿吧。”刘
声涛对他说道。“我要死了，忍不了，警官。”
白衣男子一副死皮赖脸的模样。“别给我耍
花招，忍一会死不了。”刘声涛对他说道。“我

憋不住了……”他突然杀猪似的大叫了起来。
“难道我连上厕所的权利都没有吗？要不我可
当着这位女警官尿了。”从反光镜里我看到了
他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语琳，靠边
停车，我带他下去小便，很快回来。”刘声涛对
我说道。
这时，豆大的雨点开始打在了车窗上，紧
接着雷声阵阵，大雨倾盆。“注意安
全。”我边说边准备靠边停车。没等
我的车停稳，只听“嘎吱”一声车门
声，接着是雨水中撒腿奔跑的脚步
声……不好，白衣男子逃跑了。

我迅速转过身来，看见白衣男
子将刘声涛扑上去的身躯用手猛地
推开，接着撒腿向江边跑去。

只见刘声涛奋不顾身地扑过
去，用双手抱住暴雨中的白衣男子的
腰。白衣男子涨红了的脸青筋暴露，
一边使劲地挣脱刘声涛的双手，一边
举起戴着手铐的双手，向刘声涛抱着
他的双手狠狠地砸去。同时还破口大
骂道：“有种跟老子一起跳江。”

鲜血从刘声涛的胳膊上一滴滴
滚落下来……只见他忍住疼痛，依
旧不放开抓着白衣男子的手。白衣
男人一边继续对着刘声涛狠命地砸

着，一边拼命地挪动着已濒临江边的脚，接着
带着刘声涛一起纵身跳进了江中。

当不顾一切的我向大雨中扑过去救刘
声涛的时候，为时已晚。咫尺之间，透过瓢泼
大雨，我眼睁睁地看着刘声涛紧紧地抱着白
衣男子，身体被他拖着一点点、一点点从杂
草丛生的江岸滑落了下去，接着掉进了滚滚
的江水之中。

雨水冲散了我的头发，打湿了我的全
身，我用手撩开扑面而来遮盖了我眼睛的瓢
泼雨水。那一刻，我惊呆了，几乎不敢相信自
己的眼睛，那是我一生中看到过的最为悲痛
的场面。
不知是泪水还是雨水不停地从我的眼睛

里滑落下来，我的眼前变得迷蒙了。我心碎地
站在江畔，透过江边的杂草，看着刘声涛在江
中和那个中年男子进行着殊死的搏斗，最终
被江水冲击到了远方，他的身影在江中时隐
时现，离我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后来，战
友们扑进江水里救起了刘声涛……


